
4-5
2022年6月3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刘靖琳 蒋俭 本版视觉/窦云阳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6月3日，上海。随着桃园社区最后两栋居民楼解除

封控，社区党总支书记诸海霞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但她还不敢太高兴。

从3月3日凌晨接到街道防控办的一通电话开始，在

过去的三个月里，她与同事们经历了太多悲喜——

3月，整套居委班子作为密接被转运隔离，归来后又

无缝上岗；4月，封控社区矛盾渐生，她一度被居民“围

堵”，又收到一张让人泪崩的小纸条；5月，大家祈盼解封

时，一户居民突然变阳，差一点“倒在黎明前”……

诸海霞亲历的这个漫长春天，也是申城无数社区工

作者的日常。

本文记录下的是一个社区的故事，但对所有上海人

来说，相似的境遇刻骨铭心。

一

那天之后，手机不敢再静音

3月3日清晨6时不到，距离设定的闹钟还有半个多

小时，诸海霞不知怎么突然醒了。

外面天光微亮。她迷糊摸到手机一看，竟有好几通

未接来电，是街道防控办与社区副书记打来的。诸海霞

心里咯噔一下，一骨碌爬了起来。

“周边一个浴室涉及核酸异常人员，需要社区配合防

控。”诸海霞立刻就往现场赶，召集社工开始排摸人员信

息——当天下午，桃园社区内的两栋楼开始封闭管理。

从那天起，诸海霞的手机再也不敢静音。

随着流调排摸，封闭楼栋又增加了，包括社区里情况

最复杂的一栋：一梯28户。此时的核酸检测，还是使用健

康云登记。在医生采样前，社区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排摸

人员信息、为采样管贴上标签、将信息扫入PDA、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长者手动登记……路灯昏暗，就着手电

筒的光才能看清名单。

几天后，嘉定某地出现疫情，也影响到了桃园社区。

3月13日凌晨，诸海霞接到通知，桃园社区将进入暂定2

天的封闭管理，要求大家6点前抵达工作岗位。天还没

亮，她一个个打电话通知小伙伴们，随手拿了2件换洗衣

物，就匆匆赶到办公室。

当时的诸海霞怎么也没有想到，4天后，她将作为密

接住进了隔离酒店；18天后，她解除隔离重回岗位，无缝

赶上4月1日开始的浦西封控……而等到她终于有机会

再次回家时，已经是整整72天之后了。

二

“我是书记，我不能哭”

本轮疫情宛如一场马拉松，但刚刚起跑的运动员并

未预料到。他们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

桃园社区位于嘉定老城区，它分为4个自然小区，其中

又以桃园新村小区的情况最为复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老公房里，居住的多是本地老人与外地租户。连同诸海

霞在内，社工仅11人，他们要面对的是8000多位居民。

居委会办公室本没有住宿条件。沙发、睡袋、软垫、

行军床，甚至椅子拼凑成简易床铺；一开始没有淋浴器，

只能烧点热水擦身。

与此同时，封闭管理下，居民们大大小小的诉求一下

子冒出来：“我们预约了去看病！”“我家液化气快用完了，

怎么充？”“怎么突然就封了，我菜还没买呢……”

3月14日的气温达到26℃，几乎是开春来最热的一

天。忙完8000多人的核酸采样，又要处理各种琐事，大家

睡眠不足，汗水黏腻，身心疲惫。一位社工姑娘正值生理

期，最后腰都直不起来，弯着身子僵硬地挪进办公室。

眼见诸海霞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嗓音沙哑，相熟的

居民送来银耳羹，还邀请他们去家里洗澡。当晚9点，诸

海霞来到许阿姨家里，刚冲洗没几分钟，电话又响了。

全员筛查结果宛如当头棒喝——20人混检，桃园社

区有6管异常。

诸海霞踩着拖鞋就回到办公室。后来的几天，为了

避免风险，他们再也没去居民家中洗过澡。

年轻的社工们本以为次日就能解封收工。当他们得

知，晚上又要复核120人的信息，而社区里可能有至少6人

存在核酸异常时，大家都愣住了。不知道谁的声音里先带

了哽咽，大家很快哭作一团。1998年出生的小姑娘一边抹

眼泪一边抽噎道：“书记，怎么会这样，怎么办啊……”

“我也想哭，但我是书记，我不能哭。”诸海霞一边安

抚大家，一边安排工作。

直到次日凌晨2点，诸海霞忙完，坐在小花园里歇一

歇，她读大学的女儿打来了电话。话没说几句，女儿心疼

地哭了。望着漆黑的天空，诸海霞的眼睛也湿润了。

三

刚刚解封，又遇全域静态管理

后来的几天，桃园社区的疫情可谓严峻：每日有新增

确诊病例，甚至桃园社区11位居委工作人员也全部成为

密接或次密接，必须隔离，包括诸海霞在内。

3月17日，陈胜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地来到桃园社

区居委办公室，没有人认出他来。陈胜是丽景社区社工

站副站长；此前，他曾在桃园社区工作过6年，一直把这里

当成“娘家”。接到紧急命令，他毫不犹豫就赶来增援。

与陈胜一同进驻社区的，是嘉定镇街道管理办主任沈

晓华、花园弄社区社工站副站长石海丰，他们组成了“三人

组”，以及街道组建的36人青年突击队……援军，来了！

眼前的情形让陈胜心疼不已：诸海霞与同事们穿着

简易的蓝色防护服，几乎精疲力尽，有一些还累得发起了

低烧。听到陈胜熟悉的声音，大家都有些不可置信：“你

怎么来了？”

诸海霞确实很累了，但还强撑着不愿离开。她因为

成为密接被“强制休息”感到愧疚：“我就这么隔离了，社

区这么多人怎么办？”这天下着大雨，转运车就等在小区

门口，诸海霞还忙着整理材料做交接工作。直到司机师

傅也等得不耐烦了，发了火，她才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

3月17日起，沈晓华担任桃园社区点位长，“三人组”

开始着手接管核酸筛查、物资配送、信息登记等各项工

作。身在隔离酒店的诸海霞与同事们，则将工作搬到“线

上”，组建志愿者队伍、打电话排摸信息，甚至远程垫付居

民的燃气费、买药钱。

与此同时，热心公益的居民齐小蔚接到了街道的紧急

召集令：“齐姐，能不能帮忙组建一支志愿者队伍？”关键时

刻，许多居民都站了出来，他们中有医生，有律师，有退役

军人，有新闻工作者，有公司职员，也有全职妈妈……

疫情刚开始时，桃园新村小区就被分为ABC三个片

区；如今，每一个楼栋都有了年轻的“在线楼组长”。志愿

者们提前用喵喵机，为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打印二维

码，一个楼栋一个文件袋，发到每位老人手上。

在大家的努力下，社区情况一天天好转。更让大家

兴奋的是，疫情控制住了——3月29日的核酸筛查结果

显示，小区全员阴性；当天下午，桃园新村小区解封。

“这一仗打胜了！紧绷了十几天如释重负，一下子感

觉身体被掏空……”3月30日，回到家的陈胜给自己下了

一碗光面，煎了个荷包蛋，充当晚饭。“三人组”撤离桃园，

又赶赴新的战场。

同一天，刚刚解除隔离的诸海霞与10位社工从酒店

直奔社区，接力上岗。他们都来不及回一趟家，因为眼前

就是4月1日起的浦西封控，全域静态管理开始了。

四

有人抗原阴性进小区，核酸阳了

草木芳菲的四月，居民们渐渐熟悉了桃园社区的新

模样：居委会门口的广场花园，架起一座座蓝色雨棚。最

多的一次整整摆出18个核酸检测工位，直到两个月后的

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撤离。

“今天我们又优化了核酸检测流程，医生、志愿者、居

民配合默契，近8000人的核酸检测仅用3小时，又创新

高！”核酸码的启用，让核酸检测更加顺畅。

给力的志愿者团队一呼百应。4月1日起，街道陆续

发放蔬菜、中药汤包、大米等保供物资，大家就出动小三

轮、货拉拉，4600箱蔬菜仅用3小时就发放完毕。老公房

没有电梯，一位老人购买的腹透液，每箱重达60斤、整整

20箱，志愿者与保安毫无怨言，人力搬上4楼。

紧急外出、看病配药、物资保供，这是疫情期间所有

小区都面对的难题。为了避免人员在室内聚集，诸海霞

在居委会门口摆了几张桌子，搭出“服务前台”，小伙伴们

轮流排班。桌上除了酒精、各类登记表，还常备一把电蚊

拍——天气渐热，今年的蚊虫格外多，随便挥两下都像放

鞭炮，一阵噼里啪啦。

然而，随着封控时间的延长，许多矛盾还是愈发显露。

诸海霞与同事们尽力协调处理，但有时他们也觉得憋屈：

居委直面的居民诉求太多，解决反馈的渠道却太有限了。

4月8日，正忙着发放保供物资时，诸海霞察觉到社

工宋佳琪情绪低落。原来小宋负责的片区里，在线楼组

长“姜姐”的家人在市区医院病危，即将离世。

“姜姐”哭着希望能够赶去医院，无奈自己身处封控楼，

此番通行又需要跨区域，无法前往。最终，是“姜姐”在市区

的亲属赶到医院，他们通过视频见到了老人最后一面。

那一晚，宋佳琪大哭了一场：“我很想帮她，可是帮不

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一起哭。”

一边是防疫规定，一边是人之常情，放人，还是不

放？“守门”，最是两难。

十几天后，桃园新村有一位老人在家中因病离世，孙

女从市区防范区赶来处理后事。“她三天前的核酸报告是

阴性，这几天在自己小区做抗原，也是阴性。我们让她在

门口做了抗原，一条杠以后放她进来的。”

谁知，就在当天早上的社区大筛中，这位抗原阴性的

外来人员偏偏确诊了；中招的另一位，是小区志愿者。

五

被“围堵”后，一张纸条让她泪崩

4月24日，桃园新村A片区居民龚震锋起床后，惊愕

地发现自家楼栋下拦起了隔离带：有阳，被封控了。居委

干部已经等在楼下，要求大家下楼做核酸。

被封闭在家那么多天，只盼早点解封。如今好不容

易保持了十几天全阴纪录，却又功亏一篑，他只觉得心头

冒火：“我们关了那么久，到底是哪来的阳？这与居委放

外人进小区有没有关系？请你们解释清楚！”

后来大家才知道，楼下老人因病离世，家属前来奔

丧，进小区前是抗原阴性。“其实居委已经在群里说过了，

但楼组长年纪大了，不太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并不知情。”

龚震锋回忆，当时主要还是信息不畅产生了误会，以至于

大家情绪都有些激动。

桃园社区有不少外来租客，平时靠打工为生，疫情下

已有一个月没有收入，免费保供物资却是杯水车薪，大家

逐渐感到焦虑不满。现在，确诊的外来人员成为了一切

的导火索。

当晚，诸海霞与居民代表开起了线上“睦邻会议”，沟

通诉求。会后，一些居民并不满意，围拢在居委门口“讨

要说法”。通过短视频平台，这场风波很快一传十、十传

百，诸海霞的家人亲戚们也看到了。

“海霞你还好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保护好

自己、保重身体！”4月24日晚，在名为“第一线与后方群

众”的家人群里，亲戚们担忧安慰的话语几乎刷了屏。知

道诸海霞忙碌、平时只用微信联系的丈夫，也罕见地打来

了电话。

但诸海霞来不及回复。此时的她正拿着喇叭，尽力

解释。

诸海霞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她更不会忘记第

二天一早，有人偷偷塞给她的一张小纸条——

“孩子，挺住！桃园绝大多数居民一定会和你们共渡

难关的，你们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

是一位老人写的，纸条叠得小小的，可能为了避免直

接接触，外面还套了一个保鲜袋。一瞬间，诸海霞又抑制

不住地流下眼泪。

六

低收入居民送来一个大西瓜

召开“睦邻会议”的第二天一早，诸海霞穿上防护服，

走进封控楼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他们有没有买菜、

配药、充燃气费等需求。冷静下来的居民，对诸海霞多了

一份理解；她诚恳的态度，也让彼此的隔阂逐渐消弭。

“我们还是应该做核酸，对自己、对邻居、对小区都负

责。”误会澄清后，刚开始情绪激动的龚震锋还当起了在

线楼组长，协调诸多事宜，也对居委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比如，许多通知都是凌晨紧急下发的。“一开始大家

还在群里开玩笑说，都是夜猫子呀。聊着聊着，有一位居

民突然说：我家就在居委旁边，每天晚上看到那里灯火通

明啊，原来他们都是不睡觉的。”

疫情重压之下，每个人都有委屈忍耐，有牺牲付出。信

息透明与有效沟通，成为大家相互谅解、团结一心的良方。

居民们提出，希望信息发布更加通畅。后来，桃园社

区每天都有防疫日报，让大家更及时更清晰地了解社区

防疫形势和服务信息。

居民们提出，希望配药能够更加高效。后来，每天几

十单配药信息，医保卡、药物数量、押金、退款，专门负责

配药的社工戴亦珏与顾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数千条账

目清晰可查。

居民们提出，希望物资渠道更加畅通。后来，“我嘉

货栈”开进了小区，油盐酱醋、抽纸零食等生活物资，可以

直接以超市价格购买。

时间进入5月，整个桃园社区比以前更像是一个大家

庭，而诸海霞，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家长”。

许多人默默支持着他们。“我是温州人，嫁到上海后，

桃园居委就是我的娘家。现在我的家里人都在一线冲锋

陷阵，我能分担一点就很好了。”心疼每天吃盒饭泡面，居

民齐小蔚总是变着花样为他们送菜。

初夏，西瓜上市了。这天，一位低收入居民在“我嘉

货栈”买了一个大西瓜送到居委，说要好好慰劳辛苦的社

工们。这时候的西瓜并不便宜。盛情难却，诸海霞与同

事们分着吃了——红瓤，解渴，好甜！

七

春天很艰难，但夏天终于来了

经过大家的齐心战疫，桃园社区早已成为防范区，有

序开放。5月24日，诸海霞离家的第73天，她申请回家了。

鞋子该换了；每天一万步起的运动步数，让她的鞋

跟磨出了两个大窟窿。衣服该换了；一条牛仔裤被穿得

起了毛边，纽扣也不知掉哪了，就用绳子充当皮带，系在

腰间。

明明骑电瓶车回家只要10分钟左右，两个多月时间

里，诸海霞一次也没回去过。这天下班，她先是去附近小

区看望了父母，隔着围栏聊了5分钟。晚上7点，诸海霞

回到了久违的家。戏称自己“提前体验了孤老生活”的丈

夫，为她准备了一桌的菜。

可能生活总喜欢开玩笑，晚上9点，一通似曾相识

的电话又打到诸海霞手机上：“书记，桃园社区又有核酸

异常。”

已经风平浪静几十天的小区，怎会又有病例冒头？

诸海霞赶紧安排人员复核，还心想是不是搞错了。到次

日凌晨，结果出来了：确诊阳性。凌晨3点，诸海霞接到通

知需要排摸信息；凌晨5点，又要准备核酸筛查了。

正在祈盼生活恢复如常，突然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诸海霞赶回社区，又开始组织全员大筛，为封控楼栋居民

做好解释工作。所幸，志愿者们毫无怨言，居民们积极配

合，街道的支援力量也第一时间下沉。转运、封控，一切

流程都已经娴熟有序，疫情并未发生反弹与蔓延。

6月1日，随着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这座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全面恢复。诸海霞的微

信上收到了许多留言。

居民龚震锋说：“我知道目前疫情还未真正过去，还

请书记与同事们多多保重。我们小区老年人和居住的人

都多，出问题概率大，所以请你们一定保重，做好防护！”

居民钱亚萍说：“心系桃园，守护嘉园，您为小区付出

的汗水、泪水、心血，我们都万分感激！”

翻看着群里刷屏的声声感谢，以及各片区志愿者的

合影，诸海霞不由得回想起4月的一个晚上，她在网上看

到一封信，是市区其他居委干部写下的：“2022年的春天

似乎来得特别晚，看着窗外的绿意盎然，鸟鸣花香，感觉

春天快来了，但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坚持到那一天……”

这个几经崩溃、苦苦支撑的艰难春天，诸海霞不敢忘

记；而今，申城已经入夏。

今天是端午节，诸海霞买了一束菖蒲挂在办公室门

口：愿社区里所有人都平安健康，愿一切生活都平稳如常。

漫长春天里，8000多人的悲与喜……
嘉定桃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诸海霞讲述

三个月的抗疫经历，对所有上海人来说，相
似的境遇刻骨铭心

本报记者 杨洁

去年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诸海霞。她已连

续三届任嘉定区人大代表，今年，是她在社区工作

的第17年。

桃园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沪上社区样本：房屋

老旧，人口密集，老龄化程度高，外来人口多。本

轮疫情中，基层社区在遇到了哪些困难？居民们

的诉求谁来解决？居委干部承担了哪些压力？怎

样让末梢治理更高效？这是本文想要记录的。

6月1日起，上海逐渐恢复正常生活，这天诸

海霞问我：“外面地铁已经通了吗？公交都恢复

了？”我笑她宛如“武陵中人，不知魏晋”；她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自己像是一个陀螺，忙得停不下来，

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

如今，诸海霞的办公室里还堆着各类防疫物

资，弥漫着中药味道。不过，她与同事们已忙碌于

新的工作：布设常态化核酸检测点，还有一度暂停

的老小区综合改造、加装电梯、邻里中心建设……

11人服务管理8000多人的社区，疫情下“人

少事多”矛盾急剧凸显。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

针。从本轮抗疫实际经验来看，如何上情下达让

信息畅通，如何群策群力保社区活力，如何优

化流程为基层减负，应当成为后疫情时代有关

部门关注的议题。 杨洁

■ 小区广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是居民的核酸检测点，如今再次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去处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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